
要论《西游记》中最有趣最能
体现骂人者身份意识的骂人话，还
得看第十六回。唐僧师徒夜宿观音
院，老和尚看上唐僧的袈裟，设计
夺取。事败之前，小和尚广智称老
和尚为 “公公”。 事败老和尚自杀
后，众僧的对老和尚的称呼依然是
“师公”，见孙悟空恼怒后，迅速改
口为“老死鬼”。称谓的转变不仅显
示了力量对比的转化，也表示众僧
对自身身份位置及时做出了调整。
事败之前，众僧在老和尚面前处于
卑位，称老和尚为“公公”，尊敬之
意表露无遗。 即使老和尚自杀后，
在没有感受到威胁之前， 依然称
“师公”，尊敬尚存。一旦意识到威
胁，众僧不得不称老和尚为“老死
鬼”， 以辱师的方式获得孙悟空的
怜悯。至于孙悟空骂老和尚“老剥
皮”，不过是表达其愤怒，指涉并不
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整部 《西游记》

中没有以排泄物，如屎尿屁作为骂
人话；也没有用性器官作为骂人工
具。这些在现代社会常见的骂人词
汇，在《西游记》中不见踪影。也许
正如露丝·韦津利所言 “有些生理
功能是不好在正经场合讲的：这些
话题引发的反应包括 ‘冒犯’、‘令
人作呕’，以及‘恶心’。屎是一种最
好避免的东西， 万一无从避免，也
要谨慎周围地加以掩饰。”；“屄绝
对是最难听无理的一个”，“一个人
能被骂得最难听的话”。《西游记》
中之所以没有出现以排泄物和性
器官作为骂人话， 恐怕是出于禁
忌。再且，由于《西游记》具有话本
性质，有表演性，过于粗俗的骂人
话也不宜出现在文本中。让人遗憾
的是这些极度粗俗的骂人话在当
下的文本中屡见不鲜， 这是题外
话，也与本文主旨无关。在此，不提
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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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到的是爱情，
得到的是生活
□李超文

《80年代的爱情》一书自出版后，得到了
非常广泛的认可与赞美，其中主要的原因，可
能如作者野夫说，它不是简单的男欢女爱，而
是不断的拒斥， 近乎残酷的安排，“乃因这样
的爱不为抵达，却处处都是为了成全。”
对比当下荒诞不经物欲横流的现世生

活，1980年代是一个 60后普遍怀念的时代，
书中代序写道：“1980年代是奇迹，是共和国
历史上罕见的清纯时代， 是废墟上生长出来
的好时光。”所以，那时候的爱情，也同样被打
下“清纯”的铭牌，当然让曾经历的人久久不
能忘怀。
是的，无论何人，谁能忘记自己的迷茫青

春与爱情呢？
不过，对这本书中所述的爱情，虽然网上

一片溢美之词，我却是另有想法。
书中其实是讲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故

事， 关雨波与丽雯是彼此互有好感的高中同
学，但高考后失联，关雨波去了省城上大学，
丽雯因一分之差而落榜。四年之后，关雨波被
分配到鄂西利川县偏远的公母寨， 与丽雯重
逢并互生情愫， 但两人的感情终因种种现实
限制而不能开花结果， 关雨波重回省城与初
恋女友结婚，丽雯另嫁他人。若干年后，关雨
波已离婚且因事入狱， 出狱后在回乡时再次
重遇丽雯，终于在这一回，两人得以享受情与
性的双重幸福，灵与肉的真实结合。但是，幸
福很短暂，高潮戛然而止，关雨波远去京城打
拼生活。又到了数年之后，丽雯因病去世，关
雨波回乡为她送行，并领养了她的孩子。
就像传说中的那样， 人们相爱的是一些

人，与之结婚生子的却是另一些人。
丽雯为什么不能接受关雨波的爱情？因

为，在那个年代，如果接受，关得留在这个偏
远的寨子， 负担她与她的老父亲的生活。但
是， 她与她父亲都觉得， 关是难得的青年才
俊， 他只有到外面广大的世界才能得到发挥
与发展，如果留在乡村，将会默默无闻地终老
一生。丽雯压抑着自己，也不愿意用情感来绑
架关的未来生活。
丽雯的抗拒，野夫诠释为清纯与成全，但

其实，各种可能性都会有的吧。
比如说，在《安娜卡列尼娜》书中，渥伦斯

基与安娜双宿双栖后，他觉得：与从莫斯科一
路亦步亦趋地跟随着她的时候相比， 他离幸
福远得多，那时候他认为自己虽然不幸，不过
幸福就在近距离的前面；如今，他却觉得最大
的幸福已经过去了， 她根本不像他最初见到
的那个美艳动人的女人， 她在精神上和肉体
上都今非昔比，整个身体变宽了……

我就想，丽雯抗拒的一个可能性，也许，
就是比安娜考虑得更周到， 她不能相信关真
的会一辈子与她在乡下过平淡寡味的日子
……
于是， 关雨波终于选择了回省城考研读

书，并与初恋女友结婚。但是，既然他的心都
已经放在丽雯身上， 那样的婚姻可能更多是
基于现实的考量。 有爱的婚姻都尚且不能长
久，而爱情基础薄弱的呢？可以想象，在两个
人当中，隐约可见第三个人的影子。
后来，他们离婚了。
那么，《80年代的爱情》其实可能是这样

的故事：一个女孩因为得不到，所以忘不了，
而且，在男人落泊的时候还主动以身相许，就
更加感念她的好；而另一个女孩，虽然嫁给了
初恋男友，最终却不欢而散，而且，若干年后
还被有意无意地贬损。
老实说，在这当中，我更多地看到生活的

真相，而不是或单纯或纯洁的爱情。
关于得不到的爱情， 还可以看另外一个

传世之作《霍乱时期的爱情》，在年少时，费洛
伦蒂诺和费尔明娜互相交换了许多炽热的情
书， 甚至曾经决定结婚。 但是某天再次见面
时，费尔明娜却“惊慌地自问，怎么会如此残
酷地让那样一个幻影在自己的心间占据了那
么长时间”，并对他说“忘了吧”。后来，她真的
完全忘记了他， 嫁给城里最知名且优秀的乌
尔比诺医生，过着条件优渥的生活，期间乌尔
比诺医生与别的女人出过轨。 而费洛伦蒂诺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都在心底里珍藏
着对她的爱恋与思念，但是，这一份持之以恒
的单相思， 完全不妨碍他与数不清的妇人或
女孩们或长或短的寻欢作乐。 在他六十多岁
时，甚至引诱了一个十四岁的少女，当然，他
可以说， 阿美利加-维库尼亚让他回忆起年
少时憧憬的费尔明娜。

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费尔明娜几乎
就是生活中的最大赢家，富有的父亲，体面的
丈夫，舒适讲究的生活，数十年对她念念不忘
的情人，并且在丈夫故去之后，与年迈情人再

度坠入爱河。我忍不住猜想，也许费尔
明娜就是马尔克斯心中念念不忘的女
神，所以写给她堪称完满的人生经历，
和最干净的私生活。

所以，当与一份感情相遇，得到与
否，将是完全不同的结局。

因为得不到， 所以美好， 所以难
忘，所以赞颂，就像《铁达尼号》和《廊
桥遗梦》……

而得到的呢， 即使曾经你浓我浓
百般甜蜜，在时光的洗刷之下，激情总
会归于平淡生活，然后，就是《七年之
痒》，《革命之路》，《消失的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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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

中国古典文学四大
名著中 ，《西游记 》的普及
程度恐怕是远超另外三
部的 。这固然与 《西游记 》
文本的通俗性有关 ，也与
影视传播存在莫大的关
联 。 自 1986 年电视剧版
《西游记 》问世以来 ，每年
寒暑假周期性重播 ，为
《西游记 》 培养了大量观
众 。 自此以后 ，《西游记 》
的改编一直是影视剧的
热点 。1995 年周星驰版
《大话西游 1：月光宝盒 》
经过短暂沉寂后 ，以让人
意外的方式实现爆炸性
传播 ，其中不少台词更是

成为时尚流行语 ， 也把
《西游记 》 改编再次推向
高潮 。近年来 《大圣归来 》
《西游：降魔篇 》《西游 ：伏
妖篇 》《悟空传 》等电影作
品则对 《西游记 》进行了
重新解构 ，让观众看到了
完全不同的西游景观 。尽
管影视剧对西游进行了
各具创见地改编 ，然而受
影视产品的大众传播属
性影响 ，不得不对 《西游
记 》中的骂人话进行了删
减 ，这无可厚非 。本文试
图通过对 《西游记 》中的
骂人话进行分析 ，来探究
西游人物中的身份意识。

学术界主流观点认
为《西游记》的作者为吴
承恩，其约生于明孝宗弘
治十三年（1500），约卒于
万历十年（1582）。通过对
其大致生卒年代的分析，
不难发现这正是明话本
小说创作的繁荣期。从明
嘉靖元年（1522）到天启七
年（1627）的 105 年间，文
人开始把话本作为一种
书面文学的体裁形式进
行创作，使其成为被市民
普遍接受的独立的书面
文体，一种成熟的、定型
的文体形态。话本小说中
经常出现寄生词曲，这主
要是因为词曲与话本都
具有基本相近的娱乐功
能与市民审美趣味，词曲
的音乐歌唱与话本讲说
结合，强化了话本的说唱
文学特征、文采情趣与感
染力量。《西游记》的创作
显然在这个时间界限之
内，必然会带上明话本小
说的某些特征，其中大量
出现的词曲，诗赋即是明
显的例证。吴承恩在创作
中不可避免的将时人俚
语，风俗人情，甚至官制
夹杂其中，这也是后人得
以辨认其成书年代的一
个主要线索。在这些俚语
中，骂人话作为一个重要
的构成要素，在《西游记》
中占据的篇幅不大，次数
也不多，却也颇能反映出

时人的某些身份意识，甚
至社会结构关系。

如何指称孙悟空，可
以说暗示了不同角色对
孙悟空的定位，而带有蔑
视、甚至侮辱性的指称则
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认定，
同时也是对自我身份的
强调。 从 “妖仙”“野猴”
“泼猴”到“妖猴”的递减
中，孙悟空的身份逐步降
低，众仙对孙悟空的身份
认定一再降低。孙悟空大
闹天宫后，玉帝对孙悟空
的称呼也从“妖仙”转变
为“妖猴”，从称呼的转变
中意味着玉帝已将孙悟
空开除出仙界，不再具有
仙的身份。如来佛祖收服
孙悟空时骂道“尿精
猴子”， 虽然不具备
身份上的判定意义，
却也说明二者之间
存在巨大的能力差
异，这不光是身份的
问题了，在如来佛祖
的概念中孙悟空不
过是只撒尿的猴子
而已。

在整部《西游记》中，如果要统
计说脏话、骂人最多的非孙悟空莫
属，这当然和孙悟空的形象塑造有
关。作为一个反叛者，他的行为方
式必然与众不同，具有强烈的个性
特征，说脏话、骂人无疑是最直接
有效的表达方式。“中国是一个迷
信权威、轻视乃至否定个体独立自
由的社会，尽管历代总会出现几个
社会的叛逆者和具有个性反抗意
识的人物，但往往昙花一现，不几
工夫就被权威压抑或扼杀，或淹没
在群体的汪洋大海之中。因而，《西
游记》中孙悟空的出现，意义便超
越了一般的农民起义的领袖或反
抗暴政的绿林英雄，因为他夺目的
个性光辉，使孙悟空的英雄形象更
具文化价值和时代意义。” 骂人从
某种意义上讲， 也是对权威的反
抗，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论述，恐
怕会得出让人失望的结论，孙悟空
虽然骂人多，对权威的谩骂却几不
可见，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只对弱
者或者对他构成威胁的敌人进行
辱骂。通过对孙悟空的骂人话进行
分析，不难发现，孙悟空骂人的方
式非常单一，多半是托大，称老，以
显示自己的身份和资历。

在这些称谓中孙悟空主要自
称“旧祖宗”“孙外公”“孙爷爷”“老
外公”“老子”，称对方为“儿子”“我
儿”。对方提到的人物中，孙悟空则
表示对方是他孙辈、重孙辈、玄孙
辈。通过自称对方长辈，建立权威
的身份感，以实现蔑视效果。至于
说雷公是他孙子，更多的则是显示
其资历老，辈分高，不屑于和小辈
同提并论。在以父权为主导的宗法
社会中，男性长辈具有权威的象征
含义，其神圣性不容侵犯。对父权
的侵犯往往意味着对礼教的破坏，
这是不允许的， 必将受到制裁。孙
悟空以长辈自称，由此具有了权威
的象征意义，同时也是对对方的极
大藐视。吴承恩所生活的时代正是
程朱理学被奉为统治思想的时代，
王守仁的心学崛起但尚未影响到
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西游记》中
弥散着浓烈的理学意味，这从孙悟
空的道德观中亦可得到印证。孙悟
空的骂人话亦可以看作理学的延

伸，因此说“《西游记》之所以成为
神魔小说中的奇葩，就在于它不仅
将整个故事置于幻想之中，而且在
幻想中写出了现实的真实，以神魔
的活动来贯穿表现世俗的生活，展
现出的是活生生的社会世相和广
泛的世态人情。”也是有道理的。
除开托大称老，另外一种较为

常见的骂人方式是将对方低级化，
粗鄙化。孙悟空将白龙马的龙身骂
作“泥鳅”，阿七大王在他眼里连妖
都算不上，不过是个“毛团”，红孩
儿则是个“畜生”。通过贬斥、粗鄙
化，孙悟空获得了精神胜利，占据
了心理优势。这和街市泼妇骂人无
异，将对方低级化，以证自身之高
级。除开以上所述，整部《西游记》
中孙悟空骂得最多的当属猪八戒，
骂人话也毫无新意，基本以“馕糠
的夯货”为主，在第十九回、第三十
一回、第三十二回、第四十六回均
有表述。从字面上理解“馕糠”指的
是畜生般吃糠，“夯货”指的是光吃
不做，傻头傻脑，空有一身力气。吃
糠、光吃不做、傻头傻脑这些词意
均指向猪八戒的本相“猪”，从这句
骂人话中不难得出孙悟空看不起
猪八戒，认为其无能，对猪八戒的
能力抱有严重怀疑。

值得注意的是《西游记》中虽
然有不少女妖，但孙悟空并没有对
女妖爆粗，少有的几句对女性的辱
骂来自黄袍怪、猪八戒和玉面公主
之口。其中第三十回，黄袍怪疑是
公主通风报信， 一怒之下要杀公
主，辱骂到“你这狗心贱妇”。第五
十五回， 蝎子精要与唐僧成亲，猪
八戒在打斗中骂蝎子精 “滥淫贱
货”。第六十回，玉面公主见孙悟空
说“我是翠云山芭蕉洞铁扇公主来
央请牛魔王的”，不由大怒骂道“这
贱婢，着实无知！”。这三句骂人话
中都有一个“贱”字，侧重点则稍有
不同。 黄袍怪恼怒公主通风报信，
认为其有负于他， 有违夫妻伦理，
重点谴责其没良心；猪八戒因为蝎
子精要和唐僧成亲， 有违妇道，骂
其淫荡；玉面公主则因为铁扇公主
要和她抢老公，怀疑其人品。由此
可以看出其辱骂中含有不同的价
值倾向，也是其身份意识的体现。

吴承恩在创作中不
可避免的将时人俚语 ，风
俗人情，甚至官制夹杂其中，这
也是后人得以辨认其成书年代的
一个主要线索。 在这些俚语中，骂
人话作为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在
《西游记》中占据的篇幅不大，次数
也不多，却也颇能反映出时人的
某些身份意识， 甚至社会结
构关系。

如何指称孙悟空，可
以说暗示了不同角色对孙
悟空的定位1

孙悟空骂人最多，
但从不对女妖爆粗2

整部《西游记》骂语中
皆无出现排泄物和性器官3

絮 语
热 点


